
第１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５
Ｓｅｐｔ．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６

论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

仙境漫游》中的戏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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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路易斯·卡罗尔著名小说《爱丽丝仙境漫游》至少包含４首模仿经典诗歌的戏仿诗歌。戏仿诗歌展现了其

内嵌或隐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戏仿反对说教的娱乐性结合，共同行使了戏仿潜在的挽救性功能，使人们永

远铭记可能落入湮没无闻状态的诗人及作品。戏仿作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严肃文学相互作用，不失为读者熟悉、研

读严肃文学的一个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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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仙境漫游》（Ａｌｉｃｅｉｎ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１８６５）是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兼数学家路易斯·卡罗尔
（ＬｅｗｉｓＣａｒｒｏｌｌ，１８３２－１８９８）的作品。使《爱丽丝仙境漫游》家喻户晓从而名垂青史的因素，除了书中俯
拾即是的双关语和小说人物可笑的逻辑谬误，还有文本中卡罗尔对文学名家的成功戏仿。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Ｄｒａｂｂｌｅ，１９３９－）主编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关于戏仿的词条是“戏仿者必须模仿前文本并且使两者不相协调”［１］７６６。词条同时指出卡罗尔
的无意义诗歌具有戏仿性。“无意义诗歌”指涉《爱丽丝仙境漫游》中几首戏仿诗歌。笔者认为，《爱丽

丝漫游仙境》中的戏仿展现了其内嵌或隐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这一特点携手戏仿反对说教的娱乐

性，共同行使了戏仿潜在的挽救性功能。

１　戏仿的隐蔽性
隐蔽性是所有戏仿的特点，这是因为大多数戏仿并不明言自己在戏仿，而是任由敏感的读者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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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爱丽丝遇到公爵夫人一场就证明了这一点。公爵夫人是仙境皇室成员之一，她是个爱引用陈辞滥

调，喜欢说教，又丑又老的老太婆，家里又脏又乱。她害怕皇后，被判处死刑，不过最后没有执行。爱丽

丝不知道地球自转一周需要２４小时还是１２小时，小心翼翼地问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回答说，自己不能
忍受数字，并开始唱一首催眠曲，每一句结束都要粗暴地晃孩子一下：

对你的小孩说话一定要粗暴！

他一打喷嚏就打他！

他打喷嚏只是让人烦恼，

因为他知道这会逗弄人。噢噢噢！［２］８５

公爵夫人唱第二节时，不断上下抛投孩子。小家伙吓得大声嚎叫，几乎盖住了公爵夫人下面的

歌词：

我对我的孩子说话很严厉，

他打喷嚏我就打他。

他可以尽情享受辣椒。［２］８５

表面上，两节歌词除了内容奇异之处，与其他诗歌相比并无不同。它合辙押韵，琅琅上口，简单易

懂，自成一体。实际上，这首歌词在另外一首诗的基础上改编而来，被戏仿的诗歌题目为《说话要温柔》

（ＳｐｅａｋＧｅｎｔｌｙ），据传由大卫·贝茨（ＤａｖｉｄＢａｔｅｓ）创作，现将被戏仿诗歌第一、二、三节摘录如下：
说话要温柔！

用爱管束远比恐惧好。

说话要温柔，

切勿用严厉的话破坏可能得到的益处！

说话要温柔！

爱惯于悄声细语，

那真心发出的誓言，

友谊的声音温柔流淌，

感情的声音是和蔼的！

对小孩说话要温柔，

爱肯定会有收获。

用温和轻柔的声调讲，

它可能转瞬即逝。［２］８５

很容易看出两个文本的联系。例如，戏仿诗中有 ｓｐｅａｋｒｏｕｇｈｌｙｔｏｙｏｕｒｌｉｔｔｌｅｂｏｙ，对应原诗中 ｓｐｅａｋ
ｇｅｎｔｌｙｔｏ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ｃｈｉｌｄ一句。两句句法结构相同，都以ｓｐｅａｋ（说）开始，第二个单词都是副词，后面是介
词词组；两者的主题相同，谈的都是如何教育孩子。两者的不同也判若云泥。一个是传统观念，四平八

稳。戏仿作品令人侧目：它鼓吹暴力，强调对孩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恐怕令绝大多数家长皱眉。不

过，作为幽默小品，戏仿不失为一篇佳作。它诙谐有趣，使读者从巨大反差中获得欢乐。

戏仿与《爱丽丝仙境漫游》整体的黑色荒诞气氛吻合。公爵夫人不会伺候孩子，抱着打喷嚏的孩

子，唱着响亮、刺耳却毫无催眠效果的曲调，使得孩子哇哇直叫，痛苦不堪。书中公爵夫人家其他细节也

增添了黑色戏谑气氛：厨师在搅一锅汤，向里面放了许多辣椒。其他的所有动物都在打喷嚏。切斯郡猫

蹲在火炉上不停地笑。富有同情心的爱丽丝从公爵夫人手中接过孩子，带她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孰

料那孩子慢慢变成了一只猪，扭动着挣脱爱丽丝的手臂，下了地之后摇摇摆摆地往森林方向去了。在这

样富有黑色幽默的语境中，卡罗尔插入一首无厘头的戏仿作品，并不显得突兀，而是十分自然。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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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的戏仿诗篇自成一体，但它显然具备一种隐含或内嵌的身份，即它以另一首诗歌的转移而转

移。这个隐含身份的识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判断力。戏仿作品的作者期待理想读者。所谓的

理想读者，指的是一个虚构的人，“他完全理解作者要传达的经历，并且按照作者预期做出反应”［３］４３９。

例如，读到卡罗尔的“注意一下意义，声音就会自然而然照顾好自己”［２］１２１，理想的读者马上会想到成

语：“照顾好小钱，大钱就会自然而然地积聚起来。”理想的读者会发掘更多的文本意义，得到更多的愉

悦。同样道理，读到戏仿作品，理想读者马上会条件反射，联想起原作。

有些戏仿仅仅限于一个小圈子，为行内人了解而不足为外人道。卡罗尔《爱丽丝仙境漫游》中对

简·泰勒（ＪａｎｅＴａｙｌｏｒ，１７８３－１８２４）的戏仿大概就属于此类。泰勒原诗如下：
星星闪啊闪，

我多想知道你是什么？！

你高高悬在天空，

像是天空的金钻。

当灿烂太阳离开，

当他不再照耀，

你显露出你的微光，

在夜空中闪啊闪。

黑夜中的旅行者，

衷心感谢你的点点星火。

没有你的闪光，

他会迷失方向。

你驻足深蓝色天空，

偶尔透过我的窗帘，

太阳升起之前，你从来不会闭眼。［２］９８

卡罗尔的戏仿如下：

闪闪的小蝙蝠，

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凌驾于世界之上，

就像天空中的茶盘，闪啊闪。［２］９９

比较两首诗，可以看出由美到丑的轨迹。美好的事物包括瀑布、星星、爱情、友谊、鲜花等；丑恶的事

物包括死神、粪便、苍蝇、老鼠、疾病等。戏仿中的蝙蝠属于丑陋的类型。它昼伏夜出，形容猥琐，外貌丑

陋，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吸血蝙蝠是不寒而栗的恐怖象征。保持了原诗的形式，替换以新的低下的内

容，卡罗尔独辟蹊径，令人称道。除此之外，卡罗尔的戏仿还包含极少数人熟悉的“圈内笑话”。他暗中

在揶揄自己的好友巴塞尔缪·普莱斯（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Ｐｒｉｃｅ）。普莱斯是牛津大学杰出的数学教授，学生
给了他一个绰号“蝙蝠”。他学问高深，上课时不可避免地“让学生觉得不知所云”［２］９８。戏仿中的“蝙

蝠”高高在上，令人可望而不可及，影射了普莱斯的讲课风格。

戏仿具有隐蔽性，带有假面具。如果没有注释或特别说明，有些读者并不能马上辨认出《爱丽丝漫

游仙境》中的诗歌为戏仿。国外原版《爱丽丝漫游仙境》一般对戏仿诗不加一字评论①，国内的译本一般

只翻译戏仿诗歌，丝毫没有提及被戏仿的原诗②。这种状况随着一些作品的出版而得到改观。

７４１

①

②

Ｃａｒｒｏｌｌ，Ｌｅｗｉｓ．Ａｌｉｃｅｉｎ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ｌａｄｄ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２０００．
参见何文安、李尚武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陈征一译《艾丽丝漫游奇境记》，浙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王燕译《世界童话经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哈尔滨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不同译者有不同的书名翻译，本脚注保留了各位译者书名翻译的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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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斯·布鲁克斯（ＣｌｅａｎｔｈＢｒｏｏｋｓ）等编辑的《理解诗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ｅｔｒｙ）、德怀特·麦克唐纳德
（Ｄｗｉｇｈｔ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编辑的《戏仿：从乔叟到比尔博姆，以及后比尔博姆时代》（Ｐａｒｏｄｉｅｓ：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ＣｈａｕｃｅｒｔｏＢｅｅｒｂｏｈｍ—ａｎｄＡｆｔｅｒ）和约翰·格罗斯（ＪｏｈｎＧｒｏｓｓ）编辑的《牛津戏仿选集》（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
ＢｏｏｋｏｆＰａｒｏｄｉｅｓ）给读者辨认《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戏仿提供了宝贵线索。马丁·加德纳（Ｍａｒｔｉｎ
Ｇａｒｄｎｅｒ）编写的《注释版爱丽丝》（Ｔｈ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Ａｌｉｃｅ）巨细无遗地在每一首戏仿诗旁边提供了对应的原
诗歌，极大地方便了对戏仿感兴趣的读者。这些作品的出现使戏仿诗得以凸显，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戏

仿诗的隐形性。毫无疑问，好的戏仿作品也可作为独立艺术品欣赏。优秀的戏仿作家总是力求让自己

的戏仿作品自成一体，这无疑属于戏仿的最高境界，但这更加掩盖了文本背后的文本。只有剥开层复一

层的覆盖物，人们才能解开戏仿的面纱，使其附属于另一文本，以另一文本为转移的特质大白于天下。

２　娱乐性
《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戏仿之作有五六首之多。这些戏仿的前文本几乎都是说教味很重、在维多

利亚时代广泛传唱而后来无人问津的诗歌，包括艾扎克·瓦茨（ＩｓａａｃＷａｔｔｓ，１６７４－１７４８）的作品。试看
瓦茨关于蜜蜂的儿歌：

小蜜蜂让珍贵的每一小时，

发挥它的更大用处。

它每天从每一朵盛开的花上，

采下香甜的蜜。

它灵巧地建自己的蜂窝，

敏捷地涂抹蜂蜡。

努力制作食物，

将它储存得万无一失。

在需要努力和技巧的劳动中，

我也要专心致志。

游手好闲的人，

魔鬼会找上他的门。

在书本、工作和有益的游戏中，

度过我的年轻岁月。

这样我的每一天，

最后都会极有意义。［２］３８－３９

瓦茨作品题目为《力戒懒惰贪玩》（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ｄｌ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ｉｓｃｈｉｅｆ，１７１５），很好地传达了诗歌的信息：
人生每一个小时都很宝贵，应倍加珍惜，这一点小蜜蜂都知道。它建立蜂房，从花上采蜜，酿造香甜的蜂

蜜，供人们享用。人为万物之灵，更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卡罗尔的诗歌剔除了大道理，使说教味荡然

无存：

小鳄鱼小心保养

它闪亮的尾巴，

把尼罗河水灌进

每一片金色的鳞甲。

它笑得多么欢快！

伸开爪子的姿势多么文雅！

它在欢迎那些小鱼，

游进它温柔微笑着的嘴巴。［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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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中，勤劳的小蜜蜂成了张牙舞爪的鳄鱼，他摆弄着自己的尾巴，将尼罗河的水泼在自己每一片

金色的鳞片上。他伸开爪子，发自内心地笑着，因为有小鱼不断进入他的嘴里。卡罗尔摆脱说教，注重

娱乐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对学校课程的滑稽变形。爱丽丝问假甲鱼在学校学习什么，假甲鱼回答：

“旋转、野心、分心、丑化、嘲弄”（ｒ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ｈｉｎｇ，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ｕｇ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ｒｉｓｉｏｎ）［２］１２９。
爱丽丝不太理解，狮身鹰首兽笑话她头脑简单。假甲鱼接着说，他其他课程为“神秘、海洋地理学、拖

声、伸懒腰绕圈儿昏倒、笑和悲伤”（ｍｙｓｔｅｒｙ，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ｆａｉｎｔｉｎｇｉｎｃｏｉｌｓ，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ａｎｄｇｒｉｅｆ）［２］１２９。实际上，这些课程名称分别是：读、写、加、减、乘、除、历史、地理、画画、素描、油画、拉丁
语、希腊语（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ｒａｗｉｎｇ，
ｓｋｅｔｃｈｉｎｇ，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ｉｎｏｉｌ，Ｌａｔｉｎ，ａｎｄＧｒｅｅｋ）。对课程表的变形，显示了对教育的不敬和蔑视。此时，戏
仿的娱乐达到了顶峰。

摆脱了说教重负的诗歌，腾身一跃，进入一个新境界，焕发出新面貌。有评论家将《爱丽丝仙境漫

游》的风靡天下归功于“它没有寓意，不教授大道理，与同时代其他大多数儿童作品大相径庭”［１］２８８。这

种看法不是牵强附会。马丁·加德纳写道：“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无疑很喜欢。他们很高兴，终于有了

一本没有向他们灌输虔诚的说教的书（《爱丽丝仙境漫游》）。不过，卡罗尔本人想到自己没有为孩子写

一本带有基督教福音信息的书，却越来越坐卧不安。他决定在教化方面做出努力。最后终于有了结果，

那就是《西尔维和布鲁诺》（ＳｙｌｖｉｅａｎｄＢｒｕｎｏ）。”［２］１４这从另一方面证明，《爱丽丝仙境漫游》有娱乐功能
而无道德说教功能。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ＥｄｇａｒＡｌｌａｎＰｏｅ，１８０９－１８４９）批评“说教异端”，不赞成诗歌的教化功
能。他认为诗就是不折不扣的诗，不是别的。在《诗歌原理》（ＴｈｅＰｏｅｔ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８５０）一文中，他提
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比一首诗更高贵、更崇高的作品。一首诗就是一首诗，不多也不少。诗纯粹

为诗而创作。教授真理的气氛与诗歌气氛格格不入。诗歌为了达到美。简而言之，我认为诗歌是有节

律的美的创造。它的唯一的仲裁者是品味。美属于诗的领域，最高形式的美是爱。爱在所有诗歌主题

中是最纯洁真实的。激情的刺激、责任的教条、真理的教诲也可能入诗，但真正的艺术家总竭力将它们

淡化，让它们屈从于美。”［４］５２３坡关于美的理论影响了艺术界，法国的一些作家对坡推崇备至，同一时代

的卡罗尔也可能受到了坡的影响。这似乎为卡罗尔去除诗歌说教提供了注解。

虽然路易斯·卡罗尔戏仿诗中缺乏教益（他当时并无意让这些诗流传后世），仅仅为了好玩，但读

者还是能从中读出深刻的内涵。他戏仿的原诗，都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这些诗多数以维护当时存在的

社会秩序、捍卫长者权威为己任。《老人的安慰，以及他怎么获得这些安慰》中，慈祥的长者教人信任上

帝，其号召力不可抵挡；《说话要温柔》和《力戒懒惰贪玩》等推广基督教美德。卡罗尔将这些人们广为

接受的文本颠覆，意味着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观的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大厦一块基石的松

动带来的可能是整个体系的重新构建。

３　抢救性发掘
《爱丽丝仙境漫游》中还有卡罗尔对罗伯特·骚塞（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ｕｔｈｅｙ，１７７４－１８４３）作品的戏仿。这是

一种抢救发掘性的戏仿。戏仿作品的娱乐性与戏仿作品对原作的抢救性发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密

切相连。所谓抢救性发掘，指的是许多原作可能在作品发表的年代非常流行，但随着时代的前进，时间

的流逝，人们品味的变化，这些一度流行的作品被人遗忘，从而湮没无闻。这一点可以理解。人类历史

源远流长，人们辛勤劳动，创造了优秀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作品长期搁置，无人问津，

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如果一位学者读了这些蒙着灰尘的作品，并写出喜闻乐见的戏仿的文

字，随后被人们认出这是戏仿，那么人们可以进而阅读原作，熟悉学习，这无疑会抢救发掘垂危的文学作

品。卡罗尔戏仿骚塞就属于此类。仿制之作《威廉老爹，你老了》（ＹｏｕＡｒｅＯｌｄ，Ｆａｔｈ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是爱丽
丝遇到毛毛虫时，应对方要求背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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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说：您已经老了，威廉老爹，您头上长满了白发。

可您老是头朝下，您觉得像您这把年纪合适吗？

威廉老爹回答：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怕这样会损伤大脑。

现在我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脑子，所以经常这样玩。

年轻人说：我刚才说过，您已经老了，变得非常肥胖。

可是您一个鹞子翻身翻进门来，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老爹晃着花白的卷发说：当我年轻时，我总让关节灵巧。

我用的油膏一先令一盒，你买的话给你两盒。

年轻人说：您已经老了，您的嘴巴只能喝稀汤。

可您把一只鹅连同骨头全吃光。请问您怎么能这样？

老爹回答：我年轻时学习法律。

我和妻子辩论每一个案子，练得肌肉发达，使我受益无穷。

年轻人说：您已经老了，可目光还和以前一样沉稳坚定。

您能把鳗鱼竖在鼻尖上。您怎么这么棒？

老爹回答：够了，我已回答了三个问题。

你不要再放肆了！你以为我会整天听你胡言乱语？

快滚，否则我就一脚把你踢下楼梯。［２］７０－７１

实际上，爱丽丝应该背诵的正确文本是骚塞的诗歌《老人的安慰，以及他怎么获得这些安慰》（Ｔｈｅ
ＯｌｄＭａｎ’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ｓａｎｄＨｏｗＨｅＧ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ｍ）：

年轻人问：威廉老爹，您年纪大了，您头发已变得灰白。

您精神矍铄，诚挚亲切，我希望您告诉我为什么？！

威廉老爹回答：我年轻时，牢记青春会飞逝。

当时我不滥用我的健康和精力，这样我将来就不会匮乏。

年轻人问：威廉老爹，您老了，年轻时的欢乐一去不复返。

但是您没有哀叹往昔，请告诉我为什么？！

威廉老爹回答：年轻时，我知道青春短暂。

不管做什么事，我都着眼未来，

这样我就不会为过去悲伤。

年轻人问：威廉老爹，您老了。

生命在迅速消逝。

但是您很愉快，谈话不避死亡，

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威廉老爹回答：年轻人，我很愉快，你要注意是什么原因。

年轻时，我胸怀上帝，年老的我受到了仁慈的他的眷顾。［２］６９

卡罗尔的戏仿与骚塞的诗相映成趣。骚塞的诗诞生在前，是源文本。卡罗尔的作品诞生在后，是衍

生物。卡罗尔对骚塞的借用不言而喻。骚塞的诗中的老人精神矍铄、睿智、稳重、和蔼，有长远眼光。他

笃信上帝，认为这样能获致幸福，是通向天堂的康庄大道。他自己身体力行，也劝年轻人学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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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令人羡慕的老人形象。卡罗尔诗中的老人很愚蠢（我没有脑子）、做事不合身份（将鳗鱼竖在

鼻子上）、利欲熏心（不合时宜地兜售物品）、粗鲁不耐烦（我已经回答了你三个问题，你不要自认为了不

起！赶快走开，否则我要把你踢下楼梯！）。

卡罗尔选择骚塞的诗进行戏仿，是继承了文学史上既有的批评骚塞的传统。在别人眼中，骚塞做了

一件无可弥补的错事：领取了政府津贴，成为御用文人。虽然骚塞越来越讨厌这一角色，但已经成为拜

伦等人攻击的目标。他们还谴责他放弃了他以前坚持的雅各宾主义。文人相轻，骚塞在许多作品中成

为嘲笑的对象。

一般讲来，戏仿依附于原作。因此，戏仿的艺术性和重要性居于次要地位，正如莎士比亚《雅典的

泰蒙》（ＴｉｍｏｎｏｆＡｔｈｅｎｓ，１６０７）所说，“月亮是一个贼，从太阳那里偷得光线”［５］１０２９。翻开一本戏仿选集，
一般会发现被戏仿者大名鼎鼎，而许多戏仿者并不为普通读者熟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罗尔的戏仿

风头压过了骚塞的原作。知名度超过了原诗，也许是好事，因为卡罗尔的戏仿诗除了嘲讽骚塞，还有挖

掘文化遗产，使名著重见天日之功。有许多作家、作品一段时间被人遗忘，过了若干时间又吸引了学者

的视线。Ｔ·Ｓ·艾略特（Ｔ．Ｓ．Ｅｌｉｏｔ，１８８８－１９６５）曾经使玄学派诗人枯木逢春，而美国作家梅尔维尔
（Ｈｅｒｍａｎ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１８１９－１８９１）也是１９世纪末去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才被人们重新发现。骚塞的原作也
经历了这一戏剧性变化。马丁·加德纳写道：“骚塞非常多产，诗歌和散文都写了很多，但他的作品现

代人读得很少。人们现在还记得的恐怕只有他的短诗《印克凯普之石》（ＴｈｅＩｎｃｈｃａｐｅＲｏｃｋ）、《布伦海姆
之战》（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Ｂｌｅｎｈｅｉｍ）和他的一些民间故事了。”［２］７０因为卡罗尔的戏仿，原诗歌名声大噪，人们
又能够欣赏骚塞如美酒般香醇的诗篇。

４　结语
卡罗尔的戏仿利用原作的句型，识别难度不大，这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戏仿。更高层次的戏仿者深入

原作者的内心深处，探知作者的所思所想，再以原作者的表达方法和思维习惯撰写戏仿。马克斯·比尔

博姆（ＭａｘＢｅｅｒｂｏｈｍ，１８７２－１９５６）撰写的戏仿集《圣诞花冠》（Ａ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Ｇａｒｌａｎｄ，１９１２）是运用这一方
法的上乘之作①。卡罗尔低层次的戏仿为比尔博姆高层次的戏仿做了铺垫。当然，卡罗尔在戏仿领域

中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马克·吐温曾说过，“经典是大家交口称赞但没有人阅读的书。”［６］４２卡罗尔的

戏仿雅俗共赏，不仅挽救了行将就木的经典，而且以雅俗共赏的形式，呼唤读者走近经典。读者在得到

愉悦的同时，也重温了久违的原作，领略了原作的魅力。戏仿使人们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经典，学会了

对经典的解剖，有利于打破陈旧，引入新事物，建立新秩序。戏仿固然以原作为基础，但也显示出独创

性。因为作家的匠心独运，文学经典焕发出新色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立足过去，就

是站在巨人肩膀。戏仿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如同婴儿分娩，必须剪断脐带，才能呱呱坠

地。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开创文学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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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圣诞花冠》戏仿艺术成就的论述，参见王程辉《英美文学戏仿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